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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7月24日电 7月24日，2025年世界互联
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泉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

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倡导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中国同“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秉持丝路精神，加强数字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各领
域交流，数字丝路合作成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推进“一带一
路”合作的新亮点。

与会嘉宾认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兴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发展数字

丝路具有重要意义。要弘扬合作共赢精神，共同推动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坚持依法管网治网，共同提高维护网络安
全能力。尊重各国网络主权，共同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秉持开放包容态度，共同助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要
以数字丝路建设为契机，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
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完善机制平台，促进各国人
民相知相亲。

本次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福建省人民政府承
办，主题为“数智海丝 共迎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来自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及13个国际组织
的600余名嘉宾参会。

以译为桥 相拥未来
——第七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罗建森

“文学是一种爱的感觉。如果不爱文学，就翻译不了文
学。”来自西班牙的汉学家高伯译用“爱”来概括他对文学翻译
事业的理解与坚守，这也是汉学家们共同的心声。

7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作协、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第七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为期
4天的时间里，来自31个国家的39位汉学家与39位中国作家
在此相逢，围绕“‘译’起向未来”展开深入研讨，激荡出无数的
思想火花。大家行走在南京的街巷间，亲身感受这座城市浓
厚的文学氛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在交谈中消弭，融化成可触
可感的真切共鸣。

一项值得倾注毕生心血的事业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出席研讨会闭幕
式并作总结讲话。罗一人（哥伦比亚）、王威廉、思黛（保加利
亚）、李骏虎、泉京鹿（日本）、李浩作为小组召集人在闭幕式上
发言。上海市作协主席孙甘露主持闭幕式。

胡邦胜在总结时充分肯定了活动成果。他表示，汉学家
和中国作家坦诚交流，成果丰硕，主题演讲精彩，分组讨论热
烈。大家深入南京街区进行了丰富的参访，充分感受到中国
的发展变化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他谈到，当今世界格局
深刻调整，我们应该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在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文学有独特优势，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当中更
容易产生共鸣。他赞赏汉学家们提出的建议，强调中国作家
要积极反映时代精神，书写当代中国的新变化。

胡邦胜表示，当今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为文学创作
与翻译带来了深刻影响，我们既要热情拥抱，又要审慎应对，
确保文学的尊严和作家的主体性。汉学家和中国作家是一个
精神共同体，中国作协不仅是中国作家之家，也是汉学家之
家。中国作协将加强对汉学家的联系服务，组织中国作家赴
海外交流，加强中国文学国际传播建设，推出更多中国当代优
秀作家作品，加大对文学翻译的扶持力度，打造中国文学走出
去的新力量。

小组召集人谈到，文学作为超越地域、沟通心灵的精神纽
带，在跨文化交流中承载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来自不同国家
的翻译家与作家相聚南京，分享各自与汉语相遇的故事，情真
意切的发言，让大家深切感受到文学交流所具有的独特魅
力。面对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大家认为，AI虽然强大，但到
底还是工具，文学创作和翻译中所蕴含的思想深度、情感温度
与审美个性，仍然需要人类去理解、去破译、去坚守。

大家谈到，翻译的本质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它是一项

值得倾注毕生心血的事业。这种热爱与坚守，体现在每一位
翻译家的具体实践中。文学翻译不能只满足于表层文本，而
是要去深入理解文本背后的文化含义，同时极力避免“二手”
翻译带来的损耗，才能最大程度保留原作的魅力。此外，大家
普遍关注到青年作家作品在对外翻译推广中面临的困境，以
及AI时代下人们阅读理解能力逐渐弱化的趋势，并就如何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文学翻译质量、构建更为高效的文化传
播机制展开研讨，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寻求更具可行性的
发展路径。

为人类未来的美好发展作出贡献

研讨会现场，不少中国作家与翻译过自己作品的汉学家
欣然重逢。那些跨越山海的交往故事重现眼前，让会场内外
散发出特别的欣喜和暖意。

日本汉学家舩山睦美在参加文学活动时，接触到中国作
家蔡骏的《猫王乔丹》，看完后非常喜欢，于是主动承接了这篇
小说的翻译工作，这也是她翻译的第一篇中国小说。“在翻译
了几个短篇后，我决定开始翻译蔡骏的长篇小说《幽灵客
栈》。”2024年，蔡骏参加由日本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主办的
《幽灵客栈》日文版读者交流会，第一次与舩山睦美见面，两人
共同与读者分享了创作及翻译体会。

谈到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蔡骏表示，翻译不可能做到百
分之百忠实原著，其中必然会有一些减法，也会有一些加法。
只要能够保留作品最基本的情感主线、人物关系、主题思想，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允许译者有一些自己的发挥。他还谈到，
AI的快速发展对小说家的原创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
但要走在自己前面，也要走在所有AI的前面”。

墨西哥汉学家莉娅娜和中国作家林那北相识于2024年
度人民文学奖的颁奖现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莉娅娜难掩
激动之情：“这绝对是缘分！缘分这个词，真的很难翻译。英
文中有个词叫命运（fate），意思可能比较接近，但我觉得缘分
又超过了命运一点点，是过去和现在的种种叠加在一起，形成

了一种特殊的条件，让我们能够结识并相互信任。”莉娅娜一
直在做中国当代文学短篇小说集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接下来
她准备结集出版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

捷克汉学家李素回忆了与中国作家李浩的相识，两人第
一次见面是在吉林长春举行的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
讨会上。两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发现彼此有共同的爱好、共同
尊敬的作家，对文学的看法和思考也出奇的一致。出于兴趣，
李素阅读了李浩的小说，觉得很有亲切感，于是开始翻译他的
小说。这种亲近感来自中外文学共同的人文关怀，超越了语
言和国度，“以文学为平台，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未来的美好发
展作出贡献”。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幽默地把自己
的作品比作女儿：“我有许多女儿，她们有的嫁给塞尔维亚，有
的嫁给德国，有的嫁给俄罗斯……我看着她们一个个嫁出去，
内心觉得自己是个老父亲、老岳父。女儿嫁过去的那个家庭，
并不是我的家庭，同时又成了我的家庭；作品翻译传播到的每
一个国家，都不是我的国家，但同时也与我产生了连接。感谢
翻译家们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给我带来全新的人
生，帮助我重新认识了小家和世界的关系。”

翻译家的工作是一种了不起的再创造

金宇澄的《繁花》由韩国汉学家金泰成译成韩文，并介绍
到韩国。孙甘露谈到，《繁花》中大量使用了方言，其中一些古
音古词曾经被视为“雅”的代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字词进
入日常生活后又变得市井化，有了“俗”的一面，会给读者带来
一种复杂的阅读体验。如何通过翻译传达出这种雅俗融合的
感觉，是很有难度的。“很多外国作品也非常有风格，翻译家的
本事就是把这种风格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来，因此他必须对
两种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家的工作就
是一种了不起的再创造。”

“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学是很重要的方式。”中国
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谈到，网络时

代很多信息都不可靠，如果想要了解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真实
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通过文学。

“文学翻译最难的地方，不在翻译文本，而在于‘话外面的
话’。”中国作家石一枫谈到，民族和国家的语境不同、文化不
同、风俗不同，“话外面的话”也会有所不同，这种言外之意、弦
外之音，是翻译家需要去努力捕捉和表达的部分。

土耳其汉学家吉来谈到，AI的发展势不可挡，“我们迟早
需要适应新的工具，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对AI的学习和
了解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大家觉得人工智能不会代替人，但
是使用人工智能的人会代替很多人”。他谈到，今天很多人出
远门都会选择坐飞机，过去那种骑马周游的方式是不可想象
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更先进的工具，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去
学习和使用它”。

俄罗斯汉学家罗子毅受到此次活动氛围的感染，动情写
下一首七言绝句：“译路千山共远行，星河两岸梦初成。愿将
华语传俄域，共绘未来一片明。”

活动期间，“文学，古典与当代——2025文学多样性与城
市可持续发展主题沙龙”在“世界文学客厅”举行。毕飞宇、英
国汉学家韩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英国曼彻斯特世
界文学之都官方联络人伊万·韦德森、西班牙汉学家夏海明、
英国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凯瑟琳·帕波维尔、中国作家朱婧、《扬
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先后与读者展开交流。现场还
举行了2025世界文学之都驻地作家读书分享会，发布了爱丁
堡艺术节暨亚洲文学之都儿童阅读周项目、“青春三行诗”国
际传播计划。

与会嘉宾还调研了锦创书城，参观了《金陵图》展览，观看
了《红楼梦》越剧折子戏，参访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城
墙博物馆等文化地标。

埃及汉学家阿齐兹曾翻译过部分《红楼梦》，观看《红楼
梦》的戏曲节目让他感慨良多。“《红楼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长篇小说之一，是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文明的重要窗口，
值得被反复阅读。也只有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才有可能
翻译好《红楼梦》。”他谈到，中国和埃及一样都是文明古国，拥
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我们应该共同保护好我们珍贵的文化遗
产，进一步做好传播、交流、互鉴工作，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历
史与当下”。

南京之行虽然已经结束，但文学的交流互鉴永远在路
上。接下来，部分汉学家还将前往湖南益阳清溪村，参加一系
列文学活动。汉学家与作家们以“译”为桥的努力不会停歇，
那些关于文学创作、文化传承、文明互鉴的交流与思考，将持
续推动中国文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让不同语言背后的心灵
在文学的滋养中愈发贴近，共同书写文明对话的新篇章。

2025 年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泉州开幕

李书磊出席并致辞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深处，西海固的千沟万壑不仅是地理
印记，更是一种精神象征。这片曾经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
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中，奇迹般孕育出蓬勃而独特的文学景观，化作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的文学沃土。

如今，西海固的文学故事已广为人知——那些深夜里的
思与梦、田埂上的歌与诗，那些文字与生活交织的景象，被一
次次发掘和传播，收获了无数关注。但我们总觉得，在那些
被讲述的片段之外，还有更深更沉的分量。那些写在字里行
间的心事，那些支撑着文字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力量，或许
尚未被完全道破。为什么是文学？它是如何滋养着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又为什么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带着这
些追问，我们踏上前往西海固的行程，想跟生活在这里的写作
者们面对面聊一聊，从那些最真切的讲述里，找到更贴近土地
的答案。

文学刻在他们的生命里

西吉县永清湖公园的连廊里，经常有一个坐着轮椅的青
年，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书。他的名字叫马骏。不远的湖面
上，有几只水鸟在戏水、觅食。经过询问，马骏得知，这是一种
名叫“凤头䴙䴘”的鸟。凤头䴙䴘非常挑地方，只有环境足够
好，它才会到来。马骏沉浸于自己的书中，偶尔也会逗一逗朝
他看来的凤头䴙䴘。

1995年马骏出生，患有罕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从小
学到高中，都是父亲推着他、抱着他去上学。高考结束后，鉴
于身体、经济等各种原因，马骏不得不放弃继续读大学的想
法。那段时间里，马骏的心里一团乱麻。机缘巧合，马骏读
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家伙怎么这么像我！”在阅读
过程中，马骏被史铁生的勇敢和达观深深感染，心灵也得到
了很多慰藉，开始尝试写作。他想到：“倘若以后有一个与我
一样想不开的小孩，他从生下来就坐在轮椅上，他的童年也
会被那种无助和孤独所缠绕。要是有个人，也写下这样的童
年，他读了会不会心中好受一点？”

马骏经常坐着轮椅去西吉县图书馆和永清湖公园，他要
去书本里、去大自然里“独自上自己的大学”。阅读与写作的
过程，也是马骏不断调适自己心态的过程。他最初的几篇作
品，充满了对命运不公的“质问”。有一次，马骏的电动轮椅陷
在公园的泥泞里，一位环卫工人看到了，热情地帮他脱困。在
家里，父母亲的细心呵护，让他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在文学之

路上，王雪怡、马金莲、单永珍、樊文举、石彦伟等师友的鼓励
和帮助，也增强了他的信心。手中的有字之书、生活的无字之
书，共同抚慰了马骏，他决定不能让苦水淹没自己的脖颈，于
是笔下的文字便有了更多的光。2024年，马骏以散文集《青
白石阶》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感到
惊喜、感恩，又有点惶恐。在接受了不知多少次的媒体采访之
后，马骏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进行第二部散文集的写作。他
的创作视野正在变宽，除了继续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还写
小城中的各种逸闻轶事。马骏说，文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提
升了他的生命能量。

王秀玲是彭阳县人。1995年，王秀玲结婚成家，那时因
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就萌生了写日
记的念头”。生活中的一些想法，对身边人事的一些观察，都
被她写进日记里。2006年，王秀玲的小说处女作《葱绿裹着
的棒子》在《六盘山》上发表，尽管这篇小说才一千多字，却为
只有初中学历的她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让她看到了黄土
之外另一方可供耕耘的天地。

对王秀玲而言，写作路上最重要的一篇作品，莫过于
2008年在《黄河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收狗的女人》。小说的
灵感来源于邻村一个走街串巷贩卖山货的女人，她高大、健
壮、乐观，让当时精神困顿的王秀玲深受触动。“那时候家里经
济条件不是很乐观，孩子去看病，连抓药的钱都没有。收狗女
人的出现，像一股春风吹醒了我。看着她风风火火地来了又
去，我就开始思考：同样是女人，是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人家能
给家里挣钱，能养活好孩子，我却不能？怀着这种心情，我写
下了小说的初稿。”

2007年，王秀玲举家前往银川打工，也是这一年，她把自
己的手稿带到了《黄河文学》编辑部。编辑部的老师们热情接
待了她，当场审看了她的稿件，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她能
增加一些篇幅，进一步展开故事，同时发送一份电子版过来。

“我当时在饭馆里面洗碗，也从来没有碰过电脑，这咋弄成电
子版呢？我想了想，干脆就把洗碗的工作给辞了，在网吧找了
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作。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在网吧里学电脑、
学打字。但毕竟是刚开始学，打字肯定还不快，我就拜托前台
的收银员小姑娘帮我把手稿打出来，然后投到了指定的邮箱
里面。”谈起这段往事，王秀玲记忆犹新。

小说发表以后，王秀玲很受鼓舞，从此开始不间断地创作
小说，写自己过去在村里的所见所闻，写自己对身边事物的所
思所想。在她看来，写作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是一
种习惯，不能偷懒。“就跟我们割麦子一样，同样的两列麦子，

割的时候中间不停下的人，一趟不换气就出去了，但是中间
老要缓一缓的那个人，就会越割越慢。”两个孩子受王秀玲影
响，发奋学习，都考取了大专，而她自己也自学考取了汉语言
文学的成人大专，户口本上“学历”那一栏不再是初中生。

“90后”的胡静在红寺堡的一家社区工作，白天处理街道
事务，晚上抽空写作。她的父亲在煤矿工作，是一个“书痴”，
发工资后会专门拿出一笔钱去买书、买杂志。受父亲影响，胡
静从小就对阅读和写作感兴趣。尽管那时她还不清楚“文学”
是什么，但强烈的写作冲动却自然生发出来，“想把每天经历
的事情记下来，写成日记，写成作文，并慢慢觉得自己在写作
上比别人有优势”。如今，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胡静每天的必
修课，读到好的句子时，她会摘抄下来，反复学习和揣摩。这
样的生活习惯也影响了她对文学的理解。

胡静家里的卧室早已被她当成了书房，床上摆放的不是
枕头与被褥，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书。在胡静这里，“枕书而
眠”已经成为一个稍显保守的形容，用“以书为床”来描述她似
乎也不为过。“阅读给了我继续写作的滋养。”胡静表示，文学
作品首先要让人读懂，“要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时代，扎
根乡土和大地，写好身边的人和事，才能让读者有所悟、有所
得”。文学让她的生活变得幸福，改变了她的价值观，也让她
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写作之余，胡静还是一名乡村阅读推广人。在她的眼中，
与西海固的物质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步的是，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在不断富足，“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

‘吃完五谷想六谷’，第六谷就是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
和追求之下，西海固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写作氛围，这也是西
海固文学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胡静格外重视培养女
儿的阅读兴趣，家里的书都摆放在显眼位置，女儿想读什么，
随时可以拿起来翻阅。在她的家里，文学就是日常生活，文学
与人的精神很近。

在西海固，这样的文学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文学改
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这些扎根大地的写作者，也用他
们散发着麦香、接“地气”的朴素文字滋养着文学，用他们最本
真的生命体验反哺着文学。文学在这里完成了最动人的循
环：它照亮了生活，温暖了人心，又反过来被生活所哺育。

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

西海固，这片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土地，为何能孕育出如
此蓬勃的文学生命力？当我们往更纵深处去，会发现这份力

量绝非凭空而来。西海固文学有深厚的文脉传承，有老一辈
作家对新一代作家的无私帮扶，更有广大写作者们对文学的
执着追求和从语言、观念、风格等方面对文学的丰富与拓展。
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让文学在西海固绽放出绚丽光彩。

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屈文焜、火仲舫、李银泮、王
漫西等作家，到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包括石舒清、郭文斌、
火会亮、了一容等在内的本土作家群，再到今天不断涌现的新
的写作者，西海固文学文脉悠长，代代相传，生机不绝。

1998年，“西海固文学”被正式提出，西海固作家从此有
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彭阳五中教师井文军坚持创作30余年，1993年在师范学
校读书时，就在《六盘山》上发表了文章。那时宁夏作协主席
郭文斌还在《六盘山》当编辑，不辞辛苦专程跑到学校找他，鼓
励他要继续坚持文学创作。毕业后，井文军前往比较偏远的
地区任教，一度中断了与作协组织的联系。2009年回到县城
后，他再次拾起笔。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书写今天西海固人
的精神面貌，让更多人看到如今西海固的蓬勃发展。

在井文军看来，文学和教育的意义相近，都是“用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也是出于这种想法，他鼓励自己的学生们多写日
记，并且在每篇日记后都会认真写下评语，让孩子们体会到写
作的乐趣：“文学就是一代一代地传承，如果下一代没有兴趣
的话，文学就断根了。”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西吉作家单小花喜欢袁枚的
这句诗，所以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取名为《苔花如米》。单
小花清晰地记得，2012年底，她的病情突然发作，感觉生命已
走到了尽头，就写了几句话，让主治大夫转交给孩子。好在最
后身体康复了。医生说她写的东西很感人，鼓励她投稿。于
是，单小花拿着手写稿，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西吉县文联
办公室的门。郭宁、李春燕等文联的老师热情接待了她，之后
帮她把文章发表了。

“曾经有位文学前辈说过，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
事，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相信，有了爱才有一切，爱正
是文学的精神。”文学之路上，有太多人对单小花伸出了援手，
出于感谢之情，她和马文菊及南方的两位文友一起办了一个
网络写作群，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能帮他们
走出精神上的困顿。2023年，单小花的第二部散文集《樱桃
树下的思念》出版。单小花觉得，只要内心住着一盏灯，再大
的风也吹不灭，再大的雨也淋不灭。

（下转第2版）

文学点亮精神之光
——“西海固文学现象”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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